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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健 康

前几天，家中的餐桌上突然摆上了一盘水果，邻家
小儿认作是杏儿，我窃笑不已，是枇杷。枇杷的黄让人
看着眼前一亮，像是镀了一层金。杏黄则带着微红，是
一种往里收的颜色。
枇杷与樱桃、杨梅、青梅，并称“初夏四宝”。突然

想起前天出门散步，水果摊里有珠玉般的暗红色的果
子摆出来——樱桃。樱桃也上市了。我对樱桃有特别
的感情。睹物思人。那还是上世纪，我那时还是个少
年，翩翩有风采。
我有个表哥，大我
十来岁，很是在意
我这个美少年。每
每约我出去玩，他
那时也两兜空空，但每次都要想尽办
法让我饱饱口福。
一次跟他在外滩，那时的外滩有

高高的梧桐树，我们坐在树荫下，走过
来一卖樱桃的村妇，向我们兜售，表哥
买了一捧，摆在石凳上，樱桃的颜色、形态，像一颗颗的
红珠，实在好看。我们边吃边看风景……风和日丽，前
面就是黄浦江，江水静静的，水也挺清爽，浩浩渺渺的，
东流去，望不到边，心旷神怡极了。洁白的水鸟飞过
来，落在水面上，又展开双翅，腾空而向碧霄……
外滩吃樱桃，让我记住了“绿了芭蕉，红了樱桃”的

日子，“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我心头一
惊，今年上海的春天，千等万盼，才刚刚开始没几天，怎
么夏天就已经要来临了。翻了翻日历，果然5月6日就
立夏了。也难怪小区花园玉兰花的花瓣已撒满了一
地。小朋友在那里拾花瓣，捧起花瓣，向上轻轻一抛，
花瓣在空中飞舞着，犹如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绣球压弯了枝头。樱花的绚丽好像还在眼前，那

天经过一片樱花林，看见一美少女依偎在樱花树下，满
树的樱花如飞鸟投林。美少女痴痴凝神玉立。我顿时
一阵心动。这画面简直可以用来作一篇爱情小说的开
头。美少女是在等人吗？我既期望她所等的人早点出
现，又希望让这一美丽的图画能霎时定格，一直停留人
间。——但赏樱时节早已落幕。
春天真的要过去。赶快去采几朵栀子花，插在书案

的笔筒里，那沁人的清香或许还能留住一些春天的气息。

李庆生

惊见“立夏”

这两天是女儿期中考试，昨天吃完
晚饭我们一家三口陷入无事可干的状
态，该复习的都复习了，再刷题也太费
脑子了，于是打了会儿乒乓，然后开始
玩uno牌。趁着女儿上厕所放下纸牌的
工夫，丈夫悄悄对我说，我们让她赢几
副牌吧。一向主张公平竞赛的我一时
脑子转不过弯来，丈夫接着说，当年他
中考前一晚，他爸爸和他打了三副“争
上游”，故意让他连赢三副，他心情很
好，隔天考试发挥出色。
我好羡慕他啊，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有一个为他提供“情绪价值”的爸
爸。而我没有。我爸的情绪不稳定，用
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双相情感障碍”，
通俗点说，就是脾气说发就发，非得和
我争出个胜负来。我妈呢，是想说啥就
说啥的个性，有时“触霉头”触得蛮结
棍。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父母真的是天
生一对。
我没有参加过中考，当年我以特长

生的资格直升高中，这可能是我人生的
一大幸事，因为我爸的脾气啊，到了重要场合不太稳
定，小时候的我到外面吃“圆台面”，好几次他当众不给
我脸，原因也很小儿科，比如一桌人还没坐齐，我先偷
喝了一口可乐之类的囧事。
决定我人生的考试只有两场，一场是小升初，一场

是高考。小升初考试前那一天，我
学习完了站在阳台上透口气，刚好
邻居家的内衣晾在阳台上，我妈看
着我就来了一句：你站在别人家短
裤下面不吉利，考试要考不好的！
结果一语成谶，我与梦想的初中失之交臂。我妈类似
的话还有不少，从婚姻到工作，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
那些坑。
高考那一回，考物理前的一晚，电视里在放《蓝色

生死恋》，少女时代的我呢，很想看看乔妹到底是跟谁
谈恋爱了？我爸不许，电视机都被我打开了，主题曲已
经播放了，结果被他硬生生关掉。我爸怕看电视剧影
响我心情，结果这反而影响了我的心情，我俩大吵了一
架，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愤恨地说：我一辈子都会记
得高考前一天你和我大吵了一架。是的，一辈子记得，
高考前一天看看电视会怎么样啦？隔天我带着哭肿的
眼睛上了考场，一看题目就蒙了，发挥很差，最终宋慧
乔成了影响我一生的女人。现在乔妹的《黑暗荣耀》出
了两季，朋友们推荐我看，我也不想看了。
说到底，学得好的人也不会被这些琐事影响心情

吧，我还是因为学得不扎实，因此考试发挥失利，然后
找了以上借口吧。现在自己养育了孩子以后，仿佛经
历第二轮的人生，我会对自己说，考试前排除一切干
扰，不该说的不要说，孩子想做的就让她做，毕竟备战
前一晚了，还能学进多少东西呢？
养育这件事，不应该是父母和子女在情绪上的一

场博弈，我爸啊，就是太爱和我争一口气了。重大考试
前好比是赛末点，在这个当口父母要有所退让，不必再
对孩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了。说回昨晚吧，女儿连
赢了三副uno牌，丈夫和我双双拿着一手好牌却要装
作烂牌的样子，憋屈又好笑。为人父母或许就是如此，
想让孩子赢，先要学会自己输，放下姿态，给彼此一份
好心情。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当年输给你，才能让今
天的你去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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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七八天，老友快递我一箱
本地蚕豆。我好生奇怪：往年他送本地
蚕豆，总要晚好几天，今年咋那么早？
剥开外壳一看，太太说：“真是暴殄

天物了！”原来，蚕豆体量仅如小指甲般
大，假使让它再长些日子，没准儿“魁梧”
可至大指甲，甚至超出些。
“小指甲”当然比“大指甲”幼嫩得

多，人们无法不联想起乳鸽或童子鸡的
种种好处。
一大堆壳，只“哺育”出一小碗豆，确

实够奢侈。于是，搛的时候，我的手居然
有点由怜悯而起的颤抖。
不过，我很快暴露出“穷凶极恶”的

一面——嫌筷子太“小脚老太”
（节奏慢）了，干脆改用调匙去
舀！太太因此狠狠嘲了我一句。
不经意间，玩笑话勾起了我对那
段坚硬而苦涩经历的回眸——

去年“蚕豆季”，我们正处在
众所周知的一个特殊困窘状态，
眼睁睁错过最佳赏味期，每个偏
好葱爆蚕豆这道时令菜的江南人
士心有不甘啊。于是，太太义无
反顾地在小区团购群里“抢”了一
袋蚕豆。价格比往年贵好多，工薪族群，
心态不至于崩殂，心里毕竟相当肉痛。
剥完豆，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

摆在面前——没葱！
对于“葱爆蚕豆”的资深拥趸来说，

葱爆蚕豆怎么能缺少葱呢？！缺少葱，无
以豆。这道菜眼看玩完。
刚刚的兴高采烈，瞬间转为

愁云惨雾。
那一刻，我相信最能凸显一

个男人是否真正具有“高瞻远
瞩”和担当“信托责任”的素质。
我不紧不慢地告诉她：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哦。出家门，过走廊，到电梯间，再拐
进右手边朝北的公共阳台，在靠近阳台
门与阳台围栏夹角处，有一只花盆，里面
应该有些小葱正等着你去收割——那是
枯死一棵花卉之后，我不忍心让它光晒
地皮不起楼，便往里随意插了几头葱的
根。说实话，我从不关心它的荣枯兴衰，
只是难得透过玻璃那么一瞥，感知有一
抹绿色在晃动，而已，而已。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当初漫不经

心的施予，换来的却是日后不对称、非得
偿所愿式的福报，是那个非常时期给予
我最可宝贵的教育。

我们一致
认为，烧蚕豆，
放不放葱，结
果大不一样：
论色——虽然
蚕豆本来一身
绿，但加葱之
后，那绿的层
次出来，变立
体了；论味——葱和豆分开时，葱是葱，
豆是豆，但两者一旦结合，发生的是化学
反应，蚕豆似脱胎换骨，味似荤腥——金
圣叹临死前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
火腿（一说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

矣，死而无憾也”，可资旁证。不
信？做个实验：在无肉不欢的朋
友面前，安排一盘葱爆蚕豆和一
碗红烧大肉，看看他第一筷的动
线究竟偏向哪个。我看到过太多
的吃货，一人可以吃掉半海碗的
葱爆蚕豆，临末还不忘用漂着葱
花的汤汁淘饭！
葱爆蚕豆有点讲究：有人先

将葱花在热油锅爆香后再入嫩蚕
豆炒，待豆色略变，少数特别饱满

的豆开始绽皮，再放适量的水盖上锅盖
焖；当多数豆绽皮时，入盐，入少许糖，再
盖上锅盖着味和略收下汁。如此这般，
一道香喷喷、绿油油、皮嫩肉酥的葱爆蚕
豆完美收官。
也有人在起锅前入葱花翻炒。这样

的好处，是看上去漂亮。
而太太娘家老辈人传授的

诀窍，几乎兼取了以上两法之
长：先将少量葱花入油锅爆香，
而且要爆到葱花略微干焦的程
度，然后入蚕豆炒。此时，厨房

里排出的葱爆蚕豆的香气，隔几层楼都
能被邻居闻到。起锅时再撒上葱花，既
得油爆葱之浓香，又得新鲜葱之清香和
青翠。可以想象，一盘油绿的蚕豆间或
夹杂几星绿里带黄、黄里带焦的葱花，更
具无可抗拒的色诱之魅。
当然，还有两个关键点值得一提：一

是盐和糖不能先放，须在皮绽豆酥时才
操作，否则豆皮收缩显老，豆肉烧不出酥
糯口感。二是盐和糖的投放比例必须准
足，若嫩豆，则盐糖相当；若老豆，则盐多
于糖。此中的道理是，嫩豆略呈苦涩，应
多放点糖；老豆肉粉皮厚，大多数人吃时
会吐皮，糖可少放些。

西

坡

葱
爆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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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取这个题目，读
者可能要说怎么会写错正
体常用字“左右”？其实一
般写书法者百分之九十以
上写不正确（严格讲是左
右两字上面部分出错），能
写对者也大都不清楚为何
这么写，而不写书法者几
乎没有能写对的。小文有
必要“拨乱反正”谈一谈。
左，甲文（图一）的写

法：每个人伸出左手，眼前
是半张开的手臂、手掌（省
形）与手指（侧视的手指形
加艺术性省略成三根）。
金文起左手下加字根工，
人左手持工具，是辅佐、佐
助的佐先文。
右，甲文（图二），伸出

右手的画面。有款甲文右
“示、又（右手）、口”组合。

右手为主布置祭
台，口念祈祷语，
是神助天助祐的
先文，后加亻（人）
部即贵人相助成

佑，并替代祐，神佑天佑。
小文重点谈左右的甲

文（金文小篆左右手形同
甲文）、楷书（正体）、行书
写法。
甲文左：先写近似C

形的两根手指，再写长的
手臂，手臂前端化为一根
手指。楷变后两根手指放
平成短横，长斜的手臂加
前端的一根手指写成长
撇。甲文右：先写
呈反C形的两根
手指，再写长的手
臂。楷变后也是
先写手指打开成
的短撇，再将手臂加前端的
一根手指拉平写成长横。
甲文与楷书的左右，

甲文一目了然（见图一、
二）。楷书从甲金小篆脱

胎而来，横短撇长的左、撇
短横长的右，从源于宋代
的今天印刷版楷体、宋体
（左右、左右）亦能依稀看

出。两字的行笔先
后，都是先写手指
再写手臂，先横后
撇的左，先撇后横
的右。举历史上大

书法家行书左、右也能一
目了然：赵孟頫“左”（图
三）；文徵明“右”（图四）。
旧时字辞典（含目前

台湾地区字辞典）所有的
部首都有读音解析，当代
几版新《辞海》将汉字部首
归纳出250个部首，却留
下32个部首不注音不解
析（电脑字库也往往无这
些字），这些部首字都是
“汉字中的汉字”。十年前
我在拙栏文《谈丨丶丿》就
新《辞海》如此情况曾呼
吁：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所
有初入汉字殿堂的求学
者，中华汉字库里的每一
点、每一画都是实实在在
有读音有义项的字，都是
含纳须弥的芥子，都是需
要认知与传承的我们民族
文化引以为傲的根。
旧时字辞典都无“左

右手”部，是新《辞海》专门
“创造”设立的（图五）。此
部共安排11字：冇、厷、
友、左、右、布、犮、在、有、

存、灰。设立者们大概不
清楚左右手是两种写法，
一个“部首”无法对接（古
人没此部首是明理的）。
11字原各有正确部首所
属：1.在、2.存，两字的“左
右手”下还有竖，这是不可
分割的独体字根“才”，否
则“大”去捺也可归到此
部，拙文《识“灾”抗灾》谈过
“才”。在属土部，存属子
部。3.犮属犬部（古通叐跋
拔犬）。4.左属工部。5.右
属口部。6.冇属冂部。7.

厷属厶部。8.友属又部。
9.布属巾部。10.有属月
（肉）部。11.灰属火部。

如何全方位写对“左
右”，还需在被新《辞海》混

淆的“左右手”部中挑出除
左外的“左手部”字：友，上
为左手下是右手，两人左
右手相握。灰，古人生火
做饭，右手添柴薪，左手持
烧火棍拨弄火苗。犮、在、
存三字按左字头写。再挑
出除右外的“右手部”字：
冇，右手下的肉（月）没了
肋骨，字义即没有。厷，右
的异体。布，右手持巾。
有，右手提肉块。
令人欣慰的是第六

版新《辞海》（彩图本）已
取消了“左右手”部。藉
此我再次热切呼吁今后
重版新《辞海》时，务请梳
理另外31个部首字，恢
复这些部首的读音与义

项。这也
是我写“左
右”文带出
的心愿。

徐梦嘉 文/图

写对“左右”

静谧之夜 吴树模 摄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老”了的。
那时我三十来岁，有一天，我

在楼下散步，有个二十岁上下的小
伙子问路：“老人家，你晓得某某家
住哪个单元啊？”平生第一次听见
有人叫我“老人家”，半天都回不过
神来。我与这小伙子相互间不认
识，不存在故意调侃；无疑，这一声
“老人家”更多是包含着尊重的成
分。不过，虽然我年轻时长相“老
颜”，但在我心理上，对这一声“老
人家”确实还是难以接受的。
四十来岁时的一天，去菜市场

买菜，喜欢买附近农人担来的菜，
新鲜。在我问价时，这位年在六七
十岁的老妪忙答说：“老人家，我这
菜刚从地里挑出来的……”我知
道，这一声“老人家”是在讨好我，
但我还是愣了半天，心里有点不是
滋味。
有位乡党，我们在一个单位上

班，他比我小十岁，若干年来都喊
我“赵哥”，忽然
有一天，一声

“老赵”，也是让我心底荡起微澜。
可这一声“老赵”竟又会传染，不久
后，越来越多的“老赵”声冲我而
来，伴我左右，逐渐湮没了我。原
来我真的到了“老”的阶段了？
人人都渴望年轻，但自然规律

不可违拗。早年我与一位张姓阿
姨是同事，她不喜欢像我这个比她

小头二十岁年纪的人叫她阿姨。
有次有个小伙喊她“阿姨”，她说：
“我有那么老吗？不老都被你叫老
了，老弟！”于是我就识相地称她
“张姐”。她的大儿子虽不与我在
同一单位，但却是同行，联系较多，
因此我们见面总是称兄道弟。我
喊他妈“姐”，他叫我“哥”，后来自
然也喊“老赵”。
其实我并不在意自己慢慢变

老，变老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会

老去，谁也
阻挡不了。
只是在三四十岁时被人认真地喊
“老人家”，还是让我猝不及防的，
心里也曾有过“张姐”之问：“我有
那么老吗？不老都被你叫老了。”
而对于“老”，我一直觉得离我

还很远，即使到了办理退休手续的
那一天，我同样感到我的身体和心
理都还年轻，没有任何基础疾病，
对诸多事物看得较开，能吃能喝能
玩能干，似乎一点都不比年轻人
差。退休数年，遇到久不见面的熟
人，都说我：“你怎么一点都没变，
还是老样子，那么年轻。”我知道，
这话中有虚夸、讨好、调侃等等的
成分，但我自认为自己的心态还是
较年轻的。人入老境，在认老服老
的同时，也还是可以将“花甲”过成
“顽童”的。

此外，直到今天，我还在心理
上拒绝“老人家”这一称呼的原因
是：我还有更老的老人家在，他老
今年九十岁。

赵宽宏我之“老”


